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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河吟咏：明清以来京杭大运河沧州段的人文积淀
于秀萍，童广俊

（沧州师范学院 政史学院，河北 沧州 ０６１００１）

摘　要：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沧州段是当地士人进行诗文创作的对象。他们以诗文吟咏大运河，诗文中
既有对大运河区域繁华的赞美，也有对战乱历史的记述，同时饱含着怀古情结与现实关怀。当他们笔下
的繁华与衰败“时过境迁”之后，这些诗文顺理成章地成为人们怀念大运河的媒介。这些诗文承载着历
史，反映了时代和地方社会的变迁，是大运河发展史上重要的人文积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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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往对于京杭大运河的研究，多集中在运河的

开凿与治理、运河与漕运的关系等问题上，其中以通

史和历史地理学者做的工作为多。近年来，随着聊

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的建立，学者们越来越多地从

社会史的视角来解读这条大运河，吴欣教授更提出

了运河是一个具有明显区域、跨区域特性的人文“线
性共同体”［１］。明清以来大运河已经是流经区域的

一种文化符号，是士人们写作的对象，他们创作的运

河诗文，随着历史的推移成为大运河沧州段重要的

人文积淀。
对于诗文这种非正统史料的关注，与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以来社会史研究的复兴有很大关系。社会

史研究的开展为史料的运用拓展了新的领域，指出

了新的搜集资料的路径。就像冯尔康所说，民俗学

兴起之初，顾颉刚立意要研究孟姜女的故事，他于

１９６２年回忆自从有了这个方向，“许多资料便利落

得奔赴到我的眼前来”，而且资料搜集得到同好的支

持，“许多同志投寄来的唱本、宝卷、小说、传说、戏
剧、歌谣、诗文……已接叠而至。”［２］有了新概念、新
方向，原来不以为意的文本，也会进入视野，成为新

的资料。诗文是很好的社会史研究材料，大运河沧

州段留下的明清诗文较多，是研究该区域历史文化

的重要资料。

一、士人诗文中大运河沧州段两岸的兴衰

运河，一般认为是“运粮之河”的简称。明清时

期建都北京，在经济重心南移的情况下，将南方粮食

经运河运到北京称“漕运”，所以从功能上讲，运河确

实是一条运粮路线。而《国语·越王勾践灭吴》中记

载古人称“东西为广，南北为运”，“运”在这里是一个

方位名词，沟通南北的、人工开挖的河流叫“运河”，
也可能包含着古人对南北贯通的向往，或者标识着

统治者实现南北一统的雄心。而对于居住在运河沿

岸的人们来说，运河承载着他们向往的繁华，是他们

的情感寄托。
（一）大运河岸边“芳园名楼”林立
明清以来大运河沧州段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不

少名士在大运河岸边的芳园名楼中聚集吟咏，写下

诗文流传至今。其实早在元代萨天锡就在沧州运河

边写过《题清风楼》诗：“晋代繁华地，如今有此楼。
暮云连海岱，明月满沧洲。”［３］（Ｐ１４５７）明清以来的相关

题咏更多，尤以清初刘梦《述沧州诗》为最，全文

如下：
汉之渤海郡，唐宋为沧州。
长芦迁自明，国朝隶畿畴。
东上临碣石，西城绕御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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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接姬姜域，北望倚神幽。
中开古官治，往往有贤侯。
膏腴负四郭，男耕女织作。
秋风扫场圃，妇子亦云乐。
城中罗冠盖，锦堂连画阁。
科第每魁元，况复皆英弱。
清禄皆华秩，澹乎乐邱壑。
年来益文嘉，词艺各成家。
时当岁节际，富贵多称嗟。
佳人爱贤雅，游子骋骊騧。
工商如云屯，行舟共曳车。
漕储日夜飞，两岸闻喧哗。
粒盐甘如果，淤鱼鲜过花。
绮筵丽如山，调管拨琵琶。
市上争美酒，门前垂茂柳。
楼上客箕踞，楼下酒人走。
公子尚幽清，人人好诗友。
歌妓何娇明，个个称行首。
有时泛西河，中流杯在手。
乘醉登南楼，题书永不朽。
禅林尤深静，名胜有八九。
河上列芳园，东郊复大薮。
秋冬风起时，鸣弦走黄狗。
如斯诚乐国，致治夫何有。
天王正乾纲，四海乐未央。
闾阎足粱肉，貂裘灿锦裳。
行者安其步，卧者安其床。

休恤莫偏废，昊命永无疆。［３］（Ｐ１４２７－１４２９）

沧州是长芦盐的发源地和重要产区，早在西周

时期，沧州即以产盐著称，后代也多置盐灶、设场司

管理。明清时期，沧州因近靠运河，运输便利，盐价

低廉，“粒盐甘如果”的“长 芦 盐”遂 成 为 国 家 首

选［３］（Ｐ４０７），“上供郊庙百神祭祀、内府羞（馐）膳及给

百官有司。”［４］沧州成为中国北方主要的盐运码头，
对此有文章曾将沧州盐业问题置于区域社会发展的

视角之下专门论述［５］（Ｐ６９）。这首长诗较为全面地描

述了沧州的历史地理概况，囊括了民俗物产、工商漕

储、科举人文、市井飞歌、名胜优游等内容。这些社

会表象的形成应该与明中后期开始的资本主义萌芽

的发展有一定的关联度，只是其着眼点明显放在了

大运河上。诗中“御流”“西河”皆指运河，其中“有时

泛西河，中流杯在手；乘醉登南楼，题书永不朽”“公
子尚幽清，人人好诗友”“清禄皆华秩，澹乎乐邱壑；
年来益文嘉，词艺各成家”等都说明大运河带来了沧

州的繁华和文化的蓬勃发展。此时的大运河沧州段

堪称“乐国”，“河上列芳园”更明确指出了当时运河

两岸分列家族园林别墅的盛景，其中包括明代兵部

侍郎刘焘的“刘司马花圃”，其遗址无从寻，但有万历

九年盐山知县许言诗《过刘司马花圃》为证：
逶迤冠盖驻平津，结驷槐荫问主人。
泉浇山林登谢傅，云深罗薜卧刘晨。
日光晴漾千花色，河气凉生万木春。
明道天台无俗客，故将飞鸟出红尘。［６］

刘焘为明代著名的抗倭将领，文武双全，因“不
附严嵩”，官场起伏，“刘司马园”乃是其诗酒隐居之

所。刘焘去世后，园子由其长子刘维城继承，改称

“刘京兆园”。明代曾任巡按山西监察御史、广东道

监察御史的沧州人王国祚在其《三录汇编》中，多次

提到“刘京兆园”，如《刘京兆园宴集赏牡丹》：“锦城

春色明沧浒，金谷奇葩傍日边。”［７］（Ｐ１５１）同时也证明

“刘京兆园”是傍大运河而建，而刘氏族人聚居的上

河涯村是沧州南部重要的运河码头。
明代中后期士大夫多自建园林以督课子侄、优

游自娱，可凭栏、可泛舟的大运河岸边自然成为首选

之地。沧州地方志、文集中记载的临河别墅很多，最
有名的如戴府定园、卫氏花园、浣花洲、帆园、吴桥澜

园等等。如南皮《明中宪大夫、湖广宝庆府知府、环
江刘公暨配王宜人合葬墓志铭》（拓本存南皮政协）
曰：“家有浣花洲，在沧河之湄，每退则群弟侄辈肄业

其中，躬自督课。骚客韵士间相过从，辄分题唱酬。
所著有《喁于草》《堂诗律选》诸刻，未寿之木者尚种

种也。”刘生和（１５６９－１６１９），字仲协，号环江。南皮

集北头刘氏第八世，该家族是典型的科举家族。明

清民国时期，沧州一带有“南皮张，北头刘，桃园一窝

侯”的说法广为流传。刘生和２３岁时中举，３９岁成

进士，授山西蔚州知州。他还作《浣花洲》诗：
新秋暑气未全回，别墅重承袁绍杯。
停板何妨仍舞袖，携樽不厌数登台。
风翻翠沼红香度，日落青林白鸟来。
写入景中吾有意，却思陶谢愧无才。［３］（Ｐ１６４８）

还有上文提到的王国祚的私家园林是“北新庄

园”和“东园”，在《三录汇编》中对此也有诗文记载，
如《东园即事扁（匾）字集成》中记“海天冲境联东壁，
胜概从来寓德馨；凝翠亭前君子道，涵春楼上邺侯

经”［７］（Ｐ１４９）。同时，王国祚的这部集子里收录的盛

游宴饮诗较多，除了描写在自家园林里的聚会外，还
有《蔡光禄园赏牡丹舟往来河上极一时盛游纪赋》中
的“云林北望碧园幽，载酒同登李郭舟”［７］（Ｐ１６９）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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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诗中的“蔡光禄园”是明代监察御史蔡朴的“蔡
侍御园”，［３］（Ｐ１４６９）后来因子孙官职变换，遂成为“蔡
光禄园”。

《三录汇编》中还记录了明按察副使王显仁的私

家园林———北园、西园，如《夏日王胪丞西园槐棚宴

集》中的诗句曰“举目平泉题不尽，且留后会醉霞

觞”，［７］（Ｐ１６８）还有《北园赏芍药二首》（一）中有“年年

徼得春如许，常与良朋共对觞”［７］（Ｐ１８１）的表达。除了

诗酒唱和，这些诗中也不乏对家族科举得志的满足

与对未来发展的美好憧憬：“吾家儒叶际昌辰，赢得

园林傍玉津。品汇欣欣迎晓日，兰枝（芝）翼翼映长

春。阶前锦簇来仪凤，帘外香浮走瑞麟。转盼天边

更好景，桂花看过杏花新。”［７］（Ｐ１８１）这是《北园赏芍药

二首》之二，在这首诗的描述之中，沧州王氏家族发

展兴盛，人才辈出，“来仪凤”“走瑞麟”，故“赢得园林

傍玉津”。这种炫耀式的表达与“园林”中进行的炫

耀式消费，明显带有巩固和提升家族社会地位的

意味。
清代仍然有不少家族在大运河岸边建造私家园

林，如光绪《东光县志》记载：“县治西南二里有马头

镇，交卫河，为南北舟楫往来交通之处，居民视治壤

颇庶，而河西视河东相倍蓗，其园林之盛、土地之饶，
他镇集莫与！”［８］（Ｐ７１）东光县岁贡生金崙的私家园

林———彙方园，就位于马头镇运河岸边，“马头镇岁

贡生金崙有彙方园，园中花木甚夥，乾隆嘉庆间里中

诸文士常吟咏其中，词章翰墨，称盛一时。以学问德

行相砥砺，乡人至无斗者。凡邻村人经此必整冠肃

容而后入，咸称为‘仁义里’，有《彙方园诗社存稿》一
卷。”［８］（Ｐ７１）虽说这条资料来自清光绪年间的县志，但
是记载的是东光县乾隆、嘉庆年间的运河岸边的园

林，其中提到士人们所作“词章翰墨”———《彙方园诗

社存稿》一卷。
孙竞昊在其《一座中国北方城市的江南认同：帝

国晚期济宁城市文化的形成》中站在江南文化的视

角，解析济宁城市的发展繁荣［９］。同样作为运河城

市，济宁的发展恐怕不是个案，沧州就是一个很好的

例子。另外，对比明清以来沧州地区流传下来的题

咏大运河沧州段繁华的诗句，明显感觉明代中后期

和清前期的辞藻华丽、用典巧妙、内涵丰富，为清后

期诗句所不及，这一点与当时的社会发展现状有明

显契合的地方。于秀萍曾经总结明清沧州宗族形态

的演变认为，明代的沧州以军功型仕宦家族为主，家
族日常多带有贵族性，而清代的沧州以科举型文化

家族为主，日常消费有平民化倾向［５］（Ｐ９６），乾隆、嘉庆

年间可视为过渡时期。同时，这些家族在清末受到

太平天国北伐、捻军北上的冲击，由兴盛走向衰败。
（二）战乱带来大运河区域的凋敝

１８５３年，太平天国军分兵北伐，在沧州城南受

到顽强抵抗。最终沧州知州沈如潮（字东阳）、守蔚

德成遇难，沈如潮一门１３人同时捐躯，沧城失陷。
林凤祥下令屠城，“官绅士女引颈就义至数千人之

惨”［１０］（Ｐ１），整个沧州“积尸半城闉，伏莽遍郊薮”。经

历大劫后的沧州，大族零落，经济凋敝，一派衰败景

象。事后，直隶总督桂良多次专折奏请优恤，并“在
该地方建立专祠以慰忠魂”。为此，沧州士人王国均

等刊刻了《沧城殉难录》四卷，记录这段历史。是书

首列“上谕”，然后是“沧州失城纪略”，次列“禀稿、奏
稿、劄饬、札谕”，辑合叶圭绶《纪癸丑九月之变》、董
友筠《失城纪略》、于光褎《兵燹录》３书，及祭文、启、
诗词等记其事，录阵亡驻防官１９人、本州文武官员

３人、旗籍男女２９５４人、汉籍男女２８７０人。至今流

传同治元年（１８６２）刊本。
朗吟楼下望，为哭沈东阳。
城小胆逾壮，旗高气倍扬。
丹心双节峻，侠骨一门香。

重酿麻姑酒，招魂奠羽觞。［１０］（Ｐ１３）

１８６８年，沧州又遭遇捻军之乱，出使琉球的副

使于光甲归国后，作诗凭吊：

　　　　吊千总刘世禄

殉城岂善策，匹马埽烟尘。
已到万难地，敢留百战身。
几人为将帅，只此对君亲。

呜咽长河水，沙堤草不春。［１０］（Ｐ２４）

经过清末太平天国北伐军和捻军制造的“咸同

战乱”，沧州大家族受到致命打击，王国均再次经过

曾经的运河繁华地———连镇时，看到的是：
昔年兵燹地，驱马此经过。
饥鸟窥残骨，耕人拾断戈。
村留完舍少，燐聚废营多。

未易疮痍复，临风唤奈何。［１１］

可见，诗文中透露出的明清时期大运河沧州段

社会的发展情况与明代后期以来的地方家族的变迁

轨迹互为表里，与时代变迁密切相关，体现了诗文背

后大运河两岸丰厚的历史人文内涵。

二、沧州段运河诗文中承载的怀古情结
与现实关怀

在描写沧州运河的诗文中，不仅有在大运河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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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这一空间中士人们诗酒交游、借景抒情的名篇，更
有饱含着传统知识分子的怀古情结与现实关怀的

诗句。
（一）士人在大运河岸边吊古抒怀
沧州地方志中珍藏有许多吊古抒怀的诗作，这

些关于当地历史风物的诗句中都有大运河的影

子，如：
兴济废县为明皇后生处

荒城古堞卫河滨，箬裹青盐艇作邻。

碧瓦朱扉犹有庙，玉鱼金凤已无人。［１２］

河上望南皮作

际晓层阴半面开，参差烟树隔河来。

浮瓜沉李知何处，遥望当年燕友台。［１３］

以上是诗人站在“卫河之滨”或者行进在运河之

上眺望古迹、遥想历史写就的咏怀诗，其中更多表达

的是一种“临河怀古”的情怀，也在某种程度上映射

着地方社会的发展沉浮与沧桑变化。这种写作习惯

与中国古代士人“诗言志”“诗达心声”的文化传统有

关，应该包含的是古仁人志士的一种人生感慨，其主

要体现形式就是表面写景，实际怀古，诗文中饱含着

人文情感。再如明人史杰所作《兴济夜泊》：
画舫依官渡，天空暮霭收。
远钟城外寺，近火水边楼。
暝色连村暗，波光带月流。

谁将桓氏笛，吹起古今愁。［１４］（Ｐ１１７）

这种包含“漂泊之感”的客愁诗还有刘清漳的

《峭帆亭怀古》诗：
峭帆亭畔系龙舟，多士云从扈驾游。
共指芦台寻故迹，独挥宸翰纪新猷。
丰碑高压城堙重，取槛遥连玉阁浮。

人往风微曾几日，空余荒垒枕河流。［１４］（Ｐ２１７）

这些怀古诗中包含的幽思与大运河带给人们的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感叹有关，同时凸显了大

运河视角下古典诗词的意境之美。明崇祯二年

（１６２９），这些士人还仿效“兰亭集”，组织“修禊”活
动。“修禊”是一种在水边举行的民俗，一般在三月

初三“上巳节”，大家要在水边嬉戏，以拔除不祥。文

人们则多吟诗作赋，曲水流觞。明崇祯年间沧州大

运河岸边的这次“修禊”雅集，在朗吟楼举行，其中集

北头刘生向的《讌集朗吟楼》写道：
东风袅袅酒满杯，香气馥馥花正开。青衫染泪

愁生鬓，忽听江头好鸟催。修禊登楼临卫圃，兴酣歌
罢还吊古。当年意气成白发，多少俊杰化黄土。郭
家父，石氏儿，逐逐豪华真可嗤。但得桃源来清梦，

当酒何辞醉如泥。楼前侈青紫，楼后多灰纸。倚栏
西望问长流，英雄千古皆如此。诗酒烟霞长不死，从
来只有纯阳子。君不见绿杨红杏何春无，谁能留作
长春图。笑杀长安富与贵，吾且将来呼酒垆。仙乎，
仙乎，胡不携我飞苍梧。［３］（Ｐ１４４１－１４４２）

作为大运河边审美空间的亭台别墅又承载了一

重去除疾疫的意义。这次沧州文人举行的修禊活

动，是明末大运河岸的一次盛事，也成为大运河边的

千古佳话。明清时期大运河已经成为地方社会约定

俗成的风物景观之一，可以说，它已经成为当地的文

化符号，是士人们题咏的对象，还留下了不少同题

诗，如描写交河镇新桥驿（也称“泊关驿”，属今沧州

泊头管辖）的《新桥夜泊》诗有３首，一首为明代瞿祐

所作，另外两首分别是清代地方学者王元翊和孟桂

清所作。瞿祐（一作“佑”，１３４７－１４３３），字宗吉，号存

斋。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元末明初文学家。洪武

时期，自训导、国子助教官至周王府长史。永乐年

间，因作诗获罪，后官复原职，内阁办事，不久归居故

里，以著述度过余年。瞿祐沿运河乘船南返，途经沧

州时写下《至长芦》《沧州城》《新桥夜泊》《连窝驿》
《过良店（即桑园）》《舟中夜起》《立冬》诸多名篇，他
的《新桥夜泊》其实是两首：
浪静风恬月色明，苇花滩上雁知更。
大鱼故欲惊人梦，跃出舩头水有声；

数点渔灯隔远陂，斗杓插地夜何其。
推蓬自觉霜威重，正是乌啼月落时。［１５］（Ｐ１７３）

此时的瞿祐因官场失意而落寞南返，诗中不免

有愁闷之情，但运河之上风平浪静、月色恬淡，这样

的旅途还是能够带给他心灵上的安抚。他的《至长

芦》诗在沧州一带流传广泛：“接栋连甍屋宇重，喧然

鸡犬认新丰。时当凤历三秋后，人在鲸川八景中。
万灶青烟皆煮海，一川白浪独乘风。遥瞻宝塔凌霄

汉，知是前途在梵宫。”［１５］（Ｐ１７１）这其中包含着作者对

沧州运河两岸屋宇相接、鸡犬相闻、万灶煮海情景的

热情赞美，“遥瞻宝塔凌霄汉，知是前途在梵宫”某种

程度上也有其内心的释然。
清王元翊《新桥夜泊》诗：“新桥水驿下津门，独

镇河西胜古村。曲港东连扁渡里，轻舟北泊小营屯。
几家蟹断留霜印，两岸渔灯照酒痕。夜半钟声苏客

梦，一帆隐隐上朝暾。”［１６］（Ｐ１１７３）作者王元翊曾为在小

金川叛乱中阵亡的常纪写作挽诗［１７］，主要生活在乾

隆年间，诗中“两岸渔灯照酒痕”“夜半钟声苏客梦”
表明新桥这个地方不仅是驿站，更有酒家。往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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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旅，夜半有钟声，其中包含的诗意使人觉得就像停

泊在姑苏城外。但是也要看到此时“新桥水驿下津

门，独镇河西胜古村”，在明代中后期盛极一时的新

桥驿已被天津水镇所超越［７］（Ｐ１６８）。
再一首同题诗为清孟桂清所作：“夜色苍茫客路

遥，孤舟一棹泊新桥。半竿酒旗临厓闪，数点渔灯隔

岸挑。北望岔河栏如梦，西连洼里撸停摇。当年水

驿今何处？剩此荒村听採樵。”［１６］（Ｐ１１７３）孟桂清，交河

镇人，为国民革命军将军孟昭第之父，光绪年间岁

贡，五品顶戴，候选训导。民国五年（１９１６）任《交河

县志》主校对。民国十五年（１９２６）任威县县长。“当
年水驿今何在，剩此荒村听採樵”中充满对新桥驿衰

落的感慨。三首同题诗内容对照鲜明，包含着运河

水驿的发展变迁史。明清时期大运河沧州段的水驿

自南向北有：吴桥连窝驿、交河新桥驿（泊关驿）、沧
州砖河驿、兴济乾宁驿、青县流河驿等，除了水驿，还
有连窝递运所和长芦递运所［１８］，这些水驿运所的繁

忙，也带动了市镇的繁盛，所以水驿的变迁影射的也

是大运河流经区域的变迁、大运河历史文化的变迁。
（二）士人诗文中对民生问题的关注
在这些诗文中，也不乏对沿河“民生”问题的关

注，如明长芦盐运使陈尧《登南川楼》诗“舟楫通津

路，鱼盐趁市人；宦游应浪迹，民瘼转伤神”［３］（Ｐ１４６４），
反映了当朝循吏对民众疾苦的关心。这些疾苦首先

表现为沿河官吏盘剥与豪强劫掠，如清初河南偃师

知县卢道悦《过兴济即事》，更是关注“民生”冷暖的

写实之作：

　　　归棹苦遭迍，客心急欲死。
舟子看月晕，预知北风起。
挂席自青县，俄顷达兴济。
维时初荡平，薄海靖奸宄。
载炮还京师，传言尽销毁。
煌煌廊庙谟，偃武从此始。
有司预捉船，纷扰河之涘。
胥吏假官威，客船尽诃止。
余方苦蹭蹬，欲言气先馁。
舟人被拘留，长跪说原委。
家世本农夫，勤劳服耒耜。
屡遭水旱灾，辗转贫如洗。
县官急催科，敲扑及骨髓。
大儿鬻商船，得钱不称使。
小儿方九龄，相挈日在水。
性命寄一舟，此外无生理。
再拜乞少宽，感恩当没齿。

此辈铁作肝，善言空复尔。
甲怒方鸱张，乙词故亹亹。
反覆起波澜，如蜮复如鬼。
既而得金钱，翻然笑相视。
四海皆友朋，尔我旧乡里。
百事吾周全，君从此逝矣。
踊跃过别船，张皇示意旨。

归来语家人，世事皆如此。［１４］（Ｐ１５６－１５７）

卢道悦本是山东德州人，康熙九年（１６７０）进士，
“授陇西令”“知偃师”期间关心百姓疾苦，多有惠

政［１９］。这首长诗讲述的是运河胥吏索贿舟人、得钱

放行的经过，而对于这种“民生多艰”的民间解释是

“世事皆如此”，其中的无奈让人扼腕。当然也会有

地方官认识到这些问题，努力加以解决。“城西十里

傍漕河，濬浅频签夫役多。招募土人工食足，咨嗟犹

是旧时麽？”［２０］（Ｐ１２７３）该诗作者王作肃，字敬一，河北

吴桥人，年十四能诗，博极群书，尤攻实学。清康熙

十四年（１６７５）举人，先后官滑县、南宫教谕。晚年习

静家居，益潜心理学，诗文书画皆入神品。［２０］（Ｐ８１４）他
关心“濬浅夫役”的“工食”问题，在王作肃的反问里，
充满着对河工生活的关切。

三、结语

２０世纪初以来，随着铁路、公路运输的发展，大
运河在国计民生中的地位逐渐降低，但天津到山东

的运河航运一直到１９７８年才全线中断。顾颉刚曾

提出“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说，人们对大运河的深

情与关注也在历史的积淀中越来越厚重，这种感情

与感悟最早被零星收录在个人诗文集中，然后被收

进了地方志的“艺文志”或“文献志”，最后成为地方

人士整理的专辑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有关大运河

的诗文承载着历史，也反映了地方社会的变迁。
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沧州段是当地士人进行诗

文创作的对象。他们以诗文吟咏大运河，诗文中既

有对大运河区域繁华的赞美，也有对战乱历史的记

述，同时饱含着怀古情结与现实关怀。当古人笔下

的繁华与衰败“时过境迁”之后，这些诗文顺理成章

地成为人们怀念大运河的媒介。这些诗文是大运河

发展史上重要的人文积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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